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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information cocoon has a broad impact on people's basic 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memory, 

decision-making, and judgment. This article first extend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cocoons to the field of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nd studies the harm and response measures of information cocoons to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The paper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causes of information cocoons, including technical factor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Secondly, the harm of information cocoons to command decision-making was 

analyzed, including hindering accurate judgment of the battlefield situation, increasing battlefield risks, and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battlefield losses.Then,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ical means and 

optim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eadership abilities was emphasize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helpful for command 

decision-makers to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information cocoon to command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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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信息茧房对人的记忆、决策、判断等基本认知能力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率先将信息茧房的概念

延伸到指挥决策行为领域中，研究了信息茧房对指挥决策的危害及应对措施。论文首先阐述信息茧房的成因，包括技

术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和心理因素。其次，分析了信息茧房对指挥决策的危害，包括阻碍准确判断战场态势、增加战

场风险和提高战场损失可能性。然后，提出了应对措施，包括技术手段的应用和优化组织结构与决策流程。最后，强

调了提升心理素质与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指挥决策者有效克服信息茧房对指挥决策带来的挑

战，提升决策的正确性。 

关键词：信息茧房，军事决策，OODA模型，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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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0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桑斯坦教授在其著作《信息乌

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率先提出来了“信息茧房”这

个概念[1]。信息茧房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信息的

过载导致一个人只会注意到自己想要或者能使自身愉悦

的东西，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将自己桎梏于自我编

制的“茧房”之中，丧失全面看待事物能力的现象。而且，

如果作为一个指挥者，其个人的非理性将放大为群体的非

理性[2]。 

“茧房”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指蚕在结茧时把自己包起

来的球状空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蚕宝宝除了能看到

茧，其他什么也看不到，它就以为这个空间就是世界的全

部。在信息传播中人们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只

会注意选择想要的或能使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接触

的信息就越来越局限，越来越窄。我们最终会像蚕蛹一样

被桎梏在“信息茧房”内，只能获取到时空类型都受到极大

限制的信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学生志愿填报、大学毕

业生自主择业，大到企业的规划投资甚至国家政策、战略

的制定，都离不开个人或者集体的决策。决策已经是人们

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决策的研究也成为了心理学、

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 

信息化战争是依托网络化信息系统，使用信息化武器

装备及相应作战方法，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电磁

等空间认知领域进行的以体系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是

信息时代社会特征在战争领域的具体体现[3]。 

众所周知，信息是决策的基础，随着信息茧房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人们也开始研究应对信息茧房的方法和途径。

军事决策是为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在掌握大量军事信息

的基础上，经过判断、推理而选择军事行动方案，顶下决

心并付诸实施的过程。因此，做出正确合理的军事决策是

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核心和关键。本文旨在研究信息茧房

对军事决策的危害和应对措施，为指挥决策者提供有效应

对和避免信息茧房影响的措施。 

2．信息茧房的成因 

2.1．信息过载 

随着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前言科技的普及，互联网

用户的喷涌式增长，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广泛，每天接

受的信息也在爆发式增长。人们面临着海量的信息，但同

时也存在信息过载的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诸如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的

飞速发展与广泛使用，用户在浏览信息的同时，也是信息

的制造者[4]。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自己创作的信

息与别人进行分享，信息制造者的产生也加速了信息的生

成。 

信息茧房是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形成。当人们处于信

息不足的状况时，必然会竭尽所能搜罗所有能接触到的信

息，从而达到对信息的全面接触，这就很难有所抉择。例

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的漫画书很少，一个小朋友想

看漫画，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有什么看什么，这

就缺乏一个形成信息茧房的条件。但如果当这位小朋友拿

了妈妈的图书卡，可以在书店密集的书架之间钻来钻去，

并且每次可以挑五本书回家，那么他在面对海量图书的时

候，毫无疑问信息是过载的，他不得不先筛选两本自己喜

欢的。而这个主动“筛选”的过程，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必要

条件[5]。 

2.2．信息用户对信息的选择 

用户对信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信息茧房的形

成。选择性心理的结果就是信息获取、使用以及信息分享

行为，信息分享行为也是个体选择性的后期体现，并且更

具多元化和丰富性[6]。在信息爆炸产生的时代，各种各样

的信息不断出现，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泛。信息用户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往往

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筛选，而筛选的根据往往是自己的

喜好和个人需求。这些选择就是基于用户的选择性心理，

而用户的选择性心理是与个人的认知框架相关联的，即用

户既有的认知会主导用户选择接触什么样的信息[7]。 

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战场环境下，战争局势瞬息万变。

在面对海量的战场信息时，军事指挥员往往需要对接收的

信息进行筛选。而指挥官对信息的筛选的标准也会受其自

身能力素质、性格特点或者阅历经历的影响。不同的指挥

官由于需求或作战目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例如面对

战后的伤亡时，有的指挥官可能更关注伤亡情况而选择下

令部队撤退，而有的指挥官可能更加注重任务的完成度从

而下令部队继续为完成作战目标行动。不仅如此，军事指

挥人员也会分析揣摩领导的意图、需求，有选择性地向上

级汇报信息，这些都是信息茧房影响决策的表现。 

3．信息茧房的特点 

3.1．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与片面性 

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片面性是信息茧房突出特征。当

用户面临着信息过载时，自主筛选、个性化推荐让用户轻

松、快速、精确地找到感兴趣、可以解决问题的信息。这

种情况带来最显著的结果就是信息获取内容的片面性、同

质化。智能推荐算法采用精准化的信息分发模式，自动过

滤掉异质信息，导致用户长期困在单一、同质化的“信息

茧房”中[3]。用户通常只关注自己所选择或推送的信息，

形成持续的关注习惯，只认识或了解到事物的某一方面，

重视局部而忽视全局。 

3.2．信息空间的稳定性与封闭性 

个人信息空间的稳定性与封闭性时信息茧房的另一

显著特征。沉浸与自我关注或自主选择的内容，造成其他

不同内容或观点无法进入个人信息空间，逐渐呈现出相对

封闭、固定的状态，同时也给个人带来安稳、舒适和归属

感，形成稳定但范围局限的认知领域。 

3.3．信息内容的偏好性与同质性 

在虚拟与现实高度融合的信息茧房中，用户的价值观

念、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等会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8]。

用户通过算法的个性化推荐可以轻松准确地获取自己需

要的信息。但仅仅浏览系统推荐和个人需要的信息容易使

信息内容逐渐呈现偏好性与同质性，进而导致用户视野狭

窄，失去对多元化世界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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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ODA决策模型 

OODA模型，也被称为OODA循环或OODA环，是由

美国空军军官和战略思想家约翰·博伊德（John Boyd）提

出的。这个模型强调了在复杂和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进行决

策和行动的重要性[9]，得到了广泛应用[10, 11]。 

OODA模型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 

观察（Observe）：这是模型的第一步，涉及收集和

分析有关当前局势和环境的信息。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可

以了解当前环境的状态和变化，为后续的步骤提供基础。 

判断（Orient）：在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后，我们需要

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便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性。

这一步骤的目的是确定我们的目标、优先级和战略方向。 

决策（Decide）：基于观察和判断的结果，我们需要

制定决策。这些决策应该基于我们的目标、资源和环境，

以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行动（Act）：最后一步是将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

行动是将策略转化为实际结果的关键阶段，需要确保我们

的行动与决策保持一致，并尽可能高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在军事决策中，为了达到一定的军事目的，指挥员需

要在掌握大量军事信息的基础上，经过判断、推理来选择

军事行动方案，并定下决心付诸实施。这个过程与OODA

模型的循环过程非常吻合。首先，指挥员需要观察战场情

况，分析上级意图，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然后，根据观

察到的信息判断敌我态势，确定作战目标和战略方向；接

着，基于判断的结果进行决策，选择最佳的作战方案；最

后，将决策转化为实际行动，指挥部队的作战。 

4.1．信息茧房危害军事决策的机理 

在OODA模型下，信息茧房对军事决策的危害主要体

现在“观察”和“判断”这两个阶段。当指挥员进行“观察”时，

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指挥员往往之关注到自己感兴趣或

习惯的信息领域，导致信息收集的范围受限，无法全面、

客观地收集和分析战场信息。当指挥员进行“判断”阶段对

战场局势和上级意图进行分析是，信息茧房使得指挥员在

判断阶段容易陷入思维定势，忽略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

信息。这可能导致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判断出现误差，甚

至产生误判，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在战场上，由于军队内

部存在着指挥关系，指挥员的个人认知将主导整支部队的

行动。简而言之，就是若指挥员被信息茧房影响，那么整

支部队接下来的决策将毫无疑问的出现严重的问题。 

4.2．信息茧房危害指挥决策的实例 

4.2.1．坚持固有看法 

信息茧房会导致指挥员面对外界过载的信息时，只会

注意到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因此对于其他新信息、新情

况未能及时调整决策，进而导致失败。 

一个典型的信息茧房案例是的珍珠港事件。相关资料

表明，日军于1043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军就已

经通过各种情报渠道掌握了日军的一些反常行为。早在10

月9日，情报部门就解密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发现

日军对珍珠港内停泊的军舰别有企图。但之后便杳无音讯，

没有把这个信息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同时，中、

苏多方情报部门都不约而同地破获了日军的相关密电，并

推断出日本将向美国发动偷袭，而目标则是珍珠港。但在

当时的美国本土并没有太过于紧张，认为日军的进攻中心

应该放在亚洲某处，例如马来西亚、泰国或者菲律宾，怎

么会占用宝贵的海军资源来珍珠港呢？难道日军还有攻

占夏威夷的本事吗？因此，这些情报并没有获得美军的重

视。 

美国早在一战过后就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头号经济

和军事强国。二战期间，美军在工业产值，钢材、煤炭、

石油等资源的产量都远超日本，人口更是有日本的两倍之

多。不仅如此，日军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为92%，其中81%

从美国进口可以说，当时的美国不管是在经济实力、工业

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远超日本[12]。 

可以看出，信息茧房导致美军对固有看法的坚持，进

而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当时，无论是从经济利益看还是军

事实力看，日本同美国开战都不利于自己。美军高层自恃

军事实力强大，错误地判断日本不敢同自身开战。即使多

方情报都表明日军将袭击珍珠港，美国政府也未改变其固

有看法。在OODA决策环中，信息茧房影响了美国决策层

的“观察（Observe）”和“判断（Orient）”两个环节，最终

导致美方对形式错误的判断，导致了错误决策的产生。 

4.2.2．误判敌我实力对比 

战争行为中，准确判断敌我实力对比是指挥决策的关

键之一。然而，信息茧房的存在可能导致决策者对敌我实

力对比产生误判，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决策性后果。 

战国时期，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王求

救。齐国派田忌为主将，孙膑做军师去救。魏国的庞涓知

道后，立即带兵回国，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所带

的军队在前面走，庞涓的军队在后面追。孙膑下令：“士

兵埋灶做饭，第一天布置下十万个灶，第二天只允许布置

五万个灶，第三天三万个。”但是庞涓不知道其中有诈，

他看到第一天齐国军队使用十万个灶，第二天只有五万个，

第三天只剩三万个灶，于是想当然地认为齐国军心涣散，

已经跑了一半多了，于是丧失了戒备心，扔掉辎重，亲自

带兵日夜兼程地追击。孙膑估计到当天晚上庞涓可以追到

马陵。他便在马陵这个地方选了一棵大树，挂掉树皮，然

后写上一句话：“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并安排了一万名弓

箭手，告诉他们，到了晚上，只要看见此树下火把点燃就

万箭齐发。到了这天晚上，庞涓带着军队走到树下，看见

一块白的树皮，令人点起火把来看。刚看到树上的字，齐

军便万箭齐发。庞涓知道自己已经中计，无法挽回，无奈

选择了自杀。这一仗，导致了魏国十万大军被歼灭，魏国

从此一蹶不振[13]。 

上述军事行动中，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导致庞涓对

齐国的兵力产生了误判，最终导致决策错误，如果庞涓没

有亲自率兵追击，而是先派出小股兵力判断虚实，或许战

争的结果将会被改写。 

5．应对信息茧房危害的措施 

5.1．技术手段的应用 

为了应对信息茧房导致的信息过滤和过载问题，可以

强化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手段，实现对海量信息的快速收集、分析和挖掘，从而

为军事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情报支持。还能显著提高作战

官兵的信息处理能力，进而使整个战场的资源得到合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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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14]。同时，还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情报交换机制，

促进不同部门和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实现信息的

互通互联。 

5.2．优化组织结构与决策流程 

5.2.1．促进信息共享，加快信息流动 

为了促进信息共享和流动，需要优化组织结构和决策

流程。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取消过多的等级和层

级，降低信息传递和决策的层次，促进信息的快速流动和

共享。同时，还可以建立信息共享的制度和机制，鼓励各

级指挥者和部门之间的开放式沟通和交流，促进信息的全

面共享和协同作战。 

5.2.2．鼓励创新思维与开放式沟通 

为了应对信息茧房中的惯性思维和权威主义问题，

需要鼓励创新思维和开放式沟通。可以建立开放式的决

策机制，允许各级指挥者和部门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

促进创新思维的产生和交流。同时，还可以建立鼓励创

新的激励机制，奖励那些提出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的个

人和集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决策流程

的优化和改进。 

5.3．心理素质与决策能力的提升 

5.3.1．训练指挥员的决策能力与应变能力 

针对信息茧房带来的信息不准确性，需要培养指挥员

具备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军事指挥决策中，决

策者要处理大量复杂的信息，如战场环境、敌我力量对比、

地形和天气条件[15]，通过系统的训练和演练，可以提升

指挥员战场判断力和应对能力，使其能够在信息不完整的

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训练指挥员的战场分析能力

和情报处理能力，使其能够准确评估战场态势和敌我双方

的实力对比。通过模拟战场情景和案例分析，培养指挥员

对情报的敏感性和准确性，提高其分析和判断的准确性。

另外，需要培养指挥员的应变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使其

能够灵活应对战场上的突发事件和意外情况。通过实战演

练和模拟演练，训练指挥员面对不同情况时的应对策略和

行动方案，提高其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和效率。 

5.3.2．培养部队成员的信息意识与批判性思维 

除了指挥员，部队成员的信息意识和批判性思维也是

至关重要的。在信息茧房的环境下，部队成员需要具备良

好的信息意识，能够主动获取和分析战场情报，为指挥决

策提供支持和建议。首先，需要加强部队成员的信息教育

和培训，提高其对信息的敏感性和重视程度。通过信息意

识培训和情报分析训练，使部队成员能够熟练运用各种信

息资源，准确判断战场态势和敌我实力对比。其次，需要

培养部队成员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能力，使其能够独立思

考和分析战场情报，不轻信或盲从于他人的意见和判断。

通过案例分析和思维训练，提高部队成员的逻辑思维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够客观地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 

 

6．结论 

信息茧房对指挥决策的危害不容忽视，它可能导致准

确判断战场态势的困难、增加战场风险、延误决策时间和

提高战场损失的可能性。为了有效应对信息茧房的挑战，

我们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首先，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强化信息收集与处理能

力，提高通信网络的安全性，以确保指挥者能够及时获取

全面准确的情报和指示。其次，优化组织结构与决策流程，

打破等级壁垒，促进信息共享，鼓励创新思维与开放式沟

通，实现信息的快速流动和共享。同时，提升指挥人员的

心理素质与领导能力，训练指挥员的决策能力与应变能力，

培养部队成员的信息意识与批判性思维，以增强应对信息

茧房挑战的能力。 

未来的军事行动中，信息茧房一定会继续存在，需要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改进，关注信息茧房问题，有效

地应对其带来的挑战，确保指挥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最

终实现战场胜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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